
张伟跟着领位进了包房，已经坐
了一大桌子人。

“走得匆忙，给你拿了条烟过
来。”王宏文从包里拿出来一条红中
南海。

“客气啥，大家都是哥们儿。”张
伟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知道如果不拿
就是不给对方面子。索性饭桌上拆
了，分了几包给身边的朋友。

“我这有烟。”一个哥们儿说。
“我靠，敢不给我们王总面子。”

张伟硬塞了过去。
王宏文把电视剧内容大致说了

一下，孙海想了想，从手机里面找通
讯录，然后拨了电话出去。打了几个
电话，对方都觉得有难度，毕竟这涉
及倒卖拍摄许可证。最后打到一个地
方台的大姐那边，这个大姐后台很
硬，她老公是宣传部的一把手。

“这事如果你来办，大概需要多
少钱，我要个实价。”孙海说。

大姐沉默了一下，摁住话筒低声
和自己老公商量，过了足足三分钟后
她才说：“都是自己人，我
交个实底，大概得八万。”

孙 海 又 客 套 了 几
句，然后挂了电话，低声
对王宏文说：“哥们儿，我
问了，大概得十二万。”

王宏文点了点头：
“行，我明天跟投资方商
量一下，你先不忙联系那
边。”

吃到一半，王新短
信追过来了：干吗呢？

张伟回了一条：在谈
事，马上回。回完了短信他借故出去把账
给结了。一顿饭吃掉七百多块钱，张伟一
边掏钱一边骂娘。他自己吃饭很节俭，但
往朋友身上花钱很大方。

结了账，张伟回包房跟大家解
释，自己女朋友病了，得回去照顾她。
大家一通嘲笑。

到了家里，王新和王虎正坐沙发
上看《越狱》呢。张伟也不好说什么，
脱了外套先洗了个澡。王新平时最讨
厌他一身的酒气，所以张伟也很重视
这个细节。洗完了澡，王虎也挺自觉
的，自己跑到张伟的卧室看书去了，
把沙发的位置让给了王新。

“晚上花了多少？”王新冷冰冰地
问，她看到了张伟从钱包里面把发票
拿出来，塞到信封里面。这些发票不
能报销，但可以送朋友抵税，哪怕是
一点点小事情，张伟都会第一时间为
身边的朋友想到。

“七百多吧。”张伟低声说道。
王新一下子火大了：“天天这么

花钱，你写一个长篇才挣多少？”
张伟更火大，下午的积怨爆发出

来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少管我
的销量。老子写小说是为了还原历
史，不考虑销量。销量是出版社的事

情，下次再管我应酬，我立马跟你翻
脸！”

“翻脸？你翻一次我看看，你当你
是谁啊？不就是个写小说的吗，有啥
了不起的，切！”王新毫不示弱。

张伟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
辱，但又没法跟王新发火。他拉开柜
子抓出来一瓶二锅头，拧开盖子，咕
咚咕咚地倒上半玻璃杯，一口气喝了
下去。王新不敢说话了，她知道张伟
一发火就爱喝闷酒。

“好了，咱俩别吵了。这几天你请
一下丁雷，联系联系买房子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能多挣点钱？看看人家写
青春书的，赚那么多钱。”王新轻轻地
抚弄着张伟湿漉漉的头发，这样的男
人值得自己托付终身吗？但两人的情
感放在这里的，在北京混，大家都挺
不容易的。

张伟也不说话，沉默着喝酒，半
晌才说：“青春书是能挣钱，我也能写
好，但我不能写。就好像当妓女能挣
钱，但不是天底下个个女人都想当妓

女。就算我将来写爱情
小说，我也不会写那些
虚的。我会写我们这个
圈子的爱情，写我们的
痛苦，我们的快乐。我想
当个作家。你知道什么
是作家吗？作家就像朱
自清那样，哪怕我饿死，
也要有个面子。”张伟说
着说着眼圈红了。

又是一个孤独工作
的夜晚，外面的天空一
点点地亮了起来，张伟

揉了揉眼睛，累得一个字也不想写
了。他走到卫生间，帮王新挤好牙膏，
然后拿大衣一盖，倒在沙发上就睡
了。他再醒过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
多了。想想今天务必得约上丁雷了，
不然王新又有话要说。

张伟噼里啪啦地打了一圈电话，
把该约的人约好了。他又给王新打了
电话，但她来不了。公司开会，不知要
开到几点。

晚上约的人不多，除了丁雷和几
个房地产商，另外就是赵处长了，他
能够帮忙买经济适用房，今天主要是
约他。

一帮人约在牡丹园的江南食府，
张伟进门一看装修，就知道这家馆子
够宰人的。他最近手头比较拮据，因
为要给他妈买房子。张伟不知今天得
花多少钱。

王新这边也是在应酬，年底
了，公司领导总请吃饭。饭桌上，
老板借着酒劲拉了一下王新的手，
王新没能挣得开，心里就有点窝
火。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她还指望公司能给自己更
多的折扣呢，只好尴尬地
让老板摸着她的手。

“新邮电大楼明年初一定完工。
到时候我们还要搞个比较隆重的剪彩
仪式……”王局长兴奋地向宋梓南汇
报道，“新竹宾馆落成，各位领导都去
捧场了。我们自己的邮电大楼落成，你
们一定也要来哦。”

周副市长忙笑道：“什么叫‘我们
自己的邮电大楼’，好像人家港方独资
的企业就不是‘我们’的了？你这个观
念有问题啊。凡是建在我们深圳的企
业，在感情上我们都应该把它们看做
是‘我们自己的’，都要特别爱护，细心
照顾，都要一视同仁地为它们服务好，
保证它们在这儿健康成长。”

宋梓南问：“现在我只想知道，
你，王局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告别
手摇电话时代？”

王局长说：“这件事我们一直在
抓紧进行。但是……国外设备引进得
并不顺利……主要是设备不配套和外
汇额度问题……”

宋梓南又问：“如果我能搞到外
汇额度，你最快多长时间能给我搞一
套能用的程控设备来？”

王局长答道：“怎么
也得三年。”

宋梓南有点急了：
“三年？你觉得我们还能
等三年吗？想想办法！”

王局长稍有点为难
地：“前一段时间香港的
英国大亚电报公司主动
找我们，提出要和我们
在深圳合资经营一家电
话公司。他们负责提供
全额的资金和相应的技
术设备。他们非常看好
深圳的发展前景，如果能让深圳和香
港直接通上话，将来要使用这条电话
线路的人肯定不会少，经济效益也肯
定不会差。”

周副市长问：“省里的态度怎么
样？”

王局长说：“没问题，主管副省长
都表了态了，只要邮电部没问题，他们
绝对不会拦着的。”

宋梓南问：“那还有什么问题？”
王局长说：“但有关部门还是有

这样的顾虑，他们觉得邮电通讯涉及
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保密等方面的
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让境外的人来
插手自己国家的邮电通讯领域。”

宋梓南问：“在技术上，涉密和安
全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王局长说：“办法嘛，还是有的。”
周副市长说：“好像国务院有这

样一个文件，说，经济特区在航空、邮
电、铁路交通等方面可以引进外资，进
行合作经营。”

王局长说：“虽然国务院有文件
规定，但是，这种事情，说到底在中国
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也不知道在
具体操作中会捅出什么娄子。毕竟谁

头上都只有一顶乌纱帽……”

在回市委的路上，宋梓南对周副
市长说道：“老周，你马上去一趟北京，
直接去邮电部找找文部长。文部长过
去在中南局干过，很熟悉我们广东的
情况，也比较熟悉我们这些广东的同
志。跟他，我们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周副市长说：“如果要派人去找
邮电部领导，我向你推荐一个比我更
合适的人选……”

宋梓南又笑了笑道：“那，你先说
说，你认为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回到机关，宋梓南就把常副市长
请到自己办公室里。

常副市长一走进办公室，宋梓南
就赶紧招呼老常：“老常啊，想请你出
马到北京找一趟邮电部领导。听说你
当年在文部长手下干过。”

常副市长问：“找他谈什么项
目？”

宋梓南说：“争取让他支持我们
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深圳市
内电话业务。”

常副市长沉吟了一
下，问：“宋书记，有件事，不
知道您清楚不清楚？”

宋梓南问道：“什么
事？”

常副市长说道：“任
书记刚到省里来接钟书
记的班那会儿，我去找
过他，到任书记那儿告
过您的状……”

宋梓南默默一笑
道：“我知道这事。任书
记后来把我找到广州去

谈过。你不就是为了开发罗湖那档事
吗？你主张先搞皇岗，反对我们先搞罗
湖……工作上有分歧，这很正常……”

常副市长问：“您还觉得我是到
北京去替您办这事的合适人选吗？”

宋梓南笑了笑说道：“如果今天
我在挑选一个为我宋梓南个人办事的
人，你老常的确不是个最合适的人选。
但今天你是为深圳去办事的，为我们
这个经济特区去办事的。我觉得，你合
适，很合适。还有什么顾虑吗？”

常副市长仍然充满疑虑地看着
宋梓南。

宋梓南笑道：“你先回答我两个
问题。一、你现在还认为当初我坚持要
先开发罗湖地区，是把钱往水里扔
吗？”

常副市长坦诚地答道：“这不用
再争论了。事实证明，先开发罗湖是正
确的。”

宋梓南接着问道：“二、在当前情
况下，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改善我们
的电话通讯现状，是不是已经到了刻
不容缓的程度了，这一点，而
且是当前我们可以选择的唯
一捷径？”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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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大家大家

诗坛现代现代

书架新新

杂谈文史文史

经历了最为惊险最为刺激的
深入巴丹吉林沙漠探险旅游过
程，我们进入了沙漠腹地的纵深
处，当越野车野牛般吼叫着冲上
一座沙山顶峰时，眼前豁然一
亮，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俯瞰
远处的山下，竟然在遍地黄沙的
波涛中镶嵌着一面蓝宝石般的镜
子。由于天气晴朗，空气透明，
高远的蓝天和棉絮团般的白云把
镜子映成了湛蓝色，感到深不可
测。镜子四周被绿色植被所拥
围，像是镜子的绿边框，后来才
知道那是少数的树木和成片的芦
苇。

面对那面蓝镜子，所有的人
都惊呼起来，显得异常兴奋和活
跃。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
里，我们一直在浑黄的沙漠里颠
簸，身心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人
在车里跳，车在沙里跳，真是惊
心动魄啊。满世界找不到一星绿
色，猛地看见了远处沙山下的湖
泊，能不激动失态吗?开车的师
傅说，那叫诺尔图湖，我们今晚

的宿营地，也是此行的终点站，
这是巴丹吉林最大的湖泊呢。

巴丹吉林，蒙语为 66 个海
子之意，实际上后来经过进一步
勘察，湖泊增至 113 个。当然，
有的湖泊面积很小，小到远看只
不过是一粒蓝色的纽扣，近看也
就一汪水罢了。但在沙漠，水是
人类最大的兴奋点。比如这一路
上我们就经过了七八个湖泊，小
小的面积一闪而过，小得不值得
停车观看。

行至诺尔图湖边，一片蒙古
包和简易房映入眼帘，原来这是
一个旅游点，住着两户蒙古族牧
民，经营旅游接待服务。他们在
阿拉善右旗的城里都有定居点，
春天来诺尔图搞旅游接待，冬天
回旗里休闲养生。

趁着天还早，我与另一位诗
友沿着湖边的小径绕湖而行，穿
过牧民种植的杂树草丛，竟然欣
喜地发现几棵沙枣树，感到特亲
切。因为沙枣树是新疆抗风沙的
特色树，它们是新疆防风固沙的

功 臣 树 ， 到 处 成 长 的 都
有，兵团的农场人对沙枣
树有一种其他地方人无法
体会的感情。这几棵沙枣
树结的果子真大啊，一串
串褐色玛瑙似的挂在树枝
上，忍不住摘了几串，带
给大家观赏品尝。除了沙
枣，还有野山梨，榆树柳

树和杨树等等，都是紧贴着湖边
生长着，物以稀为贵，在这荒漠
之地的湖泊边，看到树木的心情
和在别处是大不一样的。正是人
类亲近自然的本能。

那些生长在水里或者爬上岸
的芦苇，更显出几分旺盛茁壮，
呈现一片浓浓的墨绿色，像农夫
一样坚韧而顽强地向沙漠蔓延，
以它们蓬勃的意志赢得我的敬
重。

大自然真是神奇绝妙，方圆
几百公里沙漠中湖边上的树都是
人工栽种的，那芦苇呢?肯定不
是人种的。那么，第一粒芦苇种
子一定是自己流浪到此的，就像
我们人类一样，发现适合自己生
长的环境就坚定地扎下根，安下
心，过起安居乐业的日子。在诺
尔图，飘到这里的第一粒芦苇种
子是伟大的，是有恩于沙漠和湖
泊的，更是有恩于到过这里的生
灵。我是这么认为的。

浅草上的蹄花

这是五月 天空还没有转过身来
但大地已经苏醒

一棵探头探脑的小草
嫩得让人心疼

一匹小马驹喷着响鼻
它还不知道春天的深浅

河水奔流 像小马驹的目光
渐渐探向云雾缭绕的远方

内心的风吹来 浅草上的蹄花
就开遍了整个草场

有一棵青草 紧紧地
攥住了大地的脉搏

众鸟高飞

在众鸟高飞的草原
迁徙的我们
总是从马背和歌声中起飞

当一束绚丽的野菊
绽放成一片落雪
当一匹秋天的马在营地里咴咴嘶鸣
有多少跋涉
还在敖特尔的梦中

不断有懒散的云飘过
不断有勤快的风擦过
苍天目睹了草原从绿到黄再由黄
到绿的全部过程

蒙古人的季节
永远追随着蓝天白云走
当绿遍布了草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故乡在我们心上 就成为
灵魂的高地——

众鸟高飞 那是我们
从前的样子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在草原，在戈壁
在城市水泥的缝隙间

像一棵草一样行走，用自己的瘦，用
自己的小，用深绿色的骨头

像草一样行走，雨来了，不打伞，
风来了，就顶着风迈步

像草一样行走，不能在泥土中扎根
就在石头缝里跋涉

像草一样行走，无所畏惧，默默地
就走成了时光的样子……

草原上的风

多么幸福，一群孩子欢快地奔跑着，
有时

成群结伙地戏嬉打闹玩耍，有时
独自一人远远地走去

更多的时候，他们和阳光做着游戏
格格地笑，呜呜地哭，忘记了
母亲苦口婆心的叮咛

也有嬉闹过头的时候，一伸手
把天空拉下大半截，一甩手，又把一
片草场
扔到了半空中

只有在草原，风才是无邪的孩子
眼睛露珠一样闪亮，小小的心像梦
一样变幻

那些练习跑步的小马驹儿，是它们
的影子

一颗露珠

那是谁的心
在一片草叶上
微微地颤动

晨风梦一样捉摸不定
一颗露珠的纯粹
无可治愈

当它滚落，大地禁不住
父亲般重重地
摇晃了一下……

诗人简介：阿古拉泰，著名蒙古族诗
人，出版诗散文集多部，部分作品译介
到国外，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中国诗协理事,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作
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纪信，秦末随刘邦起义，为其部下大
将。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
204 年，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城中，情况
非常危急，此时纪信挺身而出，扮作刘邦
从东门出城诈降，刘邦则从西门逃脱。项
羽发觉上当受骗，恼羞成怒，下令“烧杀纪
信”。刘邦平定天下，建立大汉王朝，大封
其功臣，唯独没有追恤纪信。后人们念纪
信忠烈，在纪信被烧处修墓建庙塑铸金
身，年时致祭。时隔一千五百年之后，直
到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 1369年），朱元
璋敕封纪信为灵佑侯、郑州城隍爷，建庙
于州置东1.5公里处，让纪信永享人间烟火。

纪信墓位于郑州西北古荥镇纪公庙
村，地面现存平顶圆冢，高 7.5米，周长约
125 米，墓门朝东，有两个小方亭形四阿
顶式单层汉阙。该墓用 300 多块空心砖
扣合筑成，分两主室和耳室。墓室外圹长

9 米，宽 4.5 米，虽经多次盗掘，
1980 年仍出土有铜器、玉器、陶
器和车马饰等 300 余件文物（现
藏于市博物馆）。

墓冢北面有东西并列 5座碑
楼，碑楼分两组，东边一组2个碑

楼，每楼镶嵌一通碑；西边一组3个碑楼，
每楼中并列 3通碑。西北角横排镶嵌 12
块题记。以上11通碑跨唐、宋、明、清4个
朝代，其中以唐大周和长安二年（702）卢
藏用撰文并书的“汉忠烈纪公碑”最为珍
贵。碑文记述了纪信为救汉高祖刘邦而
遭项羽火焚的忠烈事迹。碑上有题记和
赞颂纪信的诗词 12首，最早的是金大定
十一年（1172年）题的一块，纥石列题“西
汉纪将军庙”云：“白刃千重合，奇谋无计
逃。蒙恩应泰岳，视死如鸿毛。抱义欺强
虏，焚身脱汉高。论功谁第一，回首谢萧
曹。”民国30年（1941年）顾培基书颜体字

“汉纪将军赞”，内政部长周钟岳撰书“重
修纪公庙碑记”，于右任草书“题纪将军
词”，词曰：“广武山前野草春，将军殒国此
焚身，刘兴项仆成陈迹，独有忠臣庙貌
新。”

一字得官
陈永坤

晨风洗亮的草原
阿古拉泰

清康熙初年，旗人张自用巡抚河
南，当时河南陈州环城皆水，盛产
又大又可口的鲫鱼。当地官员便派
人送来一担鲫鱼给他。张巡抚拆开
差役带来的信，见上面写着馈赠鲜
鲫百头，感到奇怪，忙召进中军，
问道：鱼皆称尾，此处怎么独称
头。中军推荐小吏白谦作答。白谦

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告诉
张自用说：“小人常读《诗
经》，有《在藻》之篇，其
首章云：鱼在在藻，有颁其
首；其次章云，鱼在在藻，

有莘其尾，故鱼有称尾亦有称首
者，今州牧之称头而不称尾，正见
其尊上之意。”张自用听了非常高
兴，对白谦说：“汝有此大学识，岂可
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专管书记可
也。”从此以后，张自用遇事找白谦商
量。不到一年，白谦就被委任省要
职，成了开封的要官缙绅。

张小娴的这本小说集共有
三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三个发
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这些故
事或缠绵哀婉或凄美无奈，都
无不动人心魄，充满了爱情的
甜蜜和忧伤。

小说里的女主角苏盈因为
对一位偶然相遇的医生秦云生
一见钟情，毅然舍弃了共同生
活了八年的男友，舍弃了优裕
的生活，开始了自己的单相
思。秦云生在餐厅里长久沉默
的等待使他显得格外神秘。他

对苏盈说“等待，并不一定要
等的那个人出现。”当她在一
步步赢得云生好感的同时，也
终于知道了他等待的秘密。五
年前，他的女朋友死于一次意
外，从此他便开始了遥遥无期
的等待。秘密揭开，他们也开
始相爱了。但苏盈觉得自己并
没有完全得到云生的心，她争
不过一个死去的人，终于放
手。

张小娴是一个讲述爱情故
事的高手，故事结构紧凑，叙

述缓慢而优雅，情节扣人心
弦，在不知不觉中将读者带入
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在她的香
港爱情故事里，主人公不论从
事什么职业，都常常在世界各
地飞来飞去。这种距离的拉伸
似乎是为了验证爱情的深度。
香港这个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大陆人心中，似乎只有快节
奏的打拼生活。读了张小娴的
小说，会觉得香港也许更容易
滋生爱情。在人人都为生存而
奋斗的都市里，爱情更像一剂
良药，可以治疗人们的孤单。
而药并不可以常吃。所以，虽
然美丽，虽然曾经刻骨铭心，爱
情却总是不能如愿地天长地
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初识诺尔图
曲 近

城隍爷纪信墓城隍爷纪信墓
朱永忠

《荷包里的单人床》
海 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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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芳芳：“妈妈，我昨天告

诉男朋友丢了块手表，他就
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你看我
该怎么办？”妈妈：“今天你
再告诉他，你丢了条金项
链。”

含 义
我们宿舍的老杨和一个

叫小莹的女孩谈恋爱。上
周，老杨在床头贴了一张大
纸，上书“ＫＹ”两个字母。
我们问其含义，他解释说，Ｋ

是Ｋｉｓｓ的第一个
字母，Ｙ是“莹”字的
声母，合起来的意思
就是“吻小莹”。周
末，小莹姑娘光临我
们宿舍，看到那两个

字母，问是什么意思。我们
都偷着乐，看老杨这回怎么
回答。没想到老杨面不改
色：“考研！”

玩 具
小兰和爸爸逛商场，看

到一个玩具车，吵着要买，爸
爸却说这车太小，小兰很听
话不再吵了。在过马路的时
候，看到十字路口的红灯下
停着一辆双层巴士，小兰跑
过去拍着车头：“爸爸，这个
大吗？”

小幽默(三则)

匡天龙


